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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回  悲贈別修女遠朝真　證負盟癡郎甘棄俗

　　卻說綺香園中諸事，韻蘭忽然想起一事，命小丫頭來找佩纕，說正月怕顧太太等要來女戲，恐不敷熱鬧，聞蘇州術士汪夢蘭，

曾遊歷外洋，售技得有外國國會銀牌，有三百餘眾戲術，飛水有二十八套，連出不窮，可去預先招請前來，並請將西洋機器影戲，

一同帶來。在西客所演，並又陽公館送來十二尊金羅漢，不敢受領，可命妥當人送去璧還。正日早晚兩席，均用八大碟，十六小

碟，六湯六炒，八大碗，外加魚翅燒鴨，後用滿漢菜。便飯十二碟，四小碗，六大碗。佩纕答應著，因問：「同文書院公送的緙絲

壽屏八幅，龐公館送的金麻姑一尊，受不受？」韻蘭想了又想道：「受也無妨。」佩纕見別無他事便出去。轉瞬九月廿五，送禮的

更絡繹不絕。佩纕總管內賬房，舜華、玉憐副之，秋鶴總管外賬房，知三副之，秦成總管收禮開發。蓮因、珊寶應酬內客，迎送接

待，男客在東花廳，女客在西花廳。午刻正席，男在正殿，女在後殿。影戲在西花所，戲法在東花所，女戲在後殿，男戲在正殿。

二十六日暖壽，二十七日正壽，二十八日蘭生、伯琴、仲蔚、友梅、介侯、紫貽、晉康一班熟人，第二次入園，同秀蘭、珊寶、蓮

因、玉成、文玉、萱宜、凌霄及康姓等四教習，公祝。是日在正殿上，男女分席，同坐的正壽。這天佩纕又起頭約著舜華、紉芳、

玉憐、青雁、金姐、鶼兒、霽月、侍紅、霞裳、錦兒，又珊寶的丫頭阿靚、秀蘭的丫頭小碧、湘君的丫頭補納、萱宜的丫頭琴娘、

文玉的丫頭秋香，簽名公祝。又有教習女學生公祝。又有園裡三等丫頭老媽子一班，秦成約了男傭一班公祝。花神祠東西園門紮著

兩架樹枝高障，上邊多是五色菊花，間著涉叻紅，芙蓉秋葵。正殿庭心也是花圍障，上邊幾百盞小煤氣燈，五色電光燈。菊花山在

後殿庭心裡，壽星花台，在正殿門前，台階上兩旁欄杆，無非是菊花、長春花、松柏、冬青等物。廿六這日已是熱鬧。廿七這日，

僱了一班京戲演唱一天。是日早七點鐘，韻蘭已起身了，趕緊梳洗，秋鶴、佩纕來候示。韻蘭笑道：「你們也太煩了，我又不是上

司官，何必如此呢？」伴馨笑道：「也是大家的敬意兒。」韻蘭道：「明天廿八，只算是我還席謝謝你們，一天都是我來開銷。」

又吩咐佩纕、秋鶴，你們先去。秋鶴、佩纕去了。這裡梳洗畢，自己先吃了壽面，然後換好衣服，頭上一對粒粒圓光嵌翠珍珠蝴

蝶，幾枝金剛鑽嵌寶金簪，珍珠過橋壓髮，髻後一圍珠絡，耳上鑽石珠金圈。身上穿著石青織絨全金龍鳳團花襖，三色回文月華

帶，時式洋花邊，鈕釦上一對珍珠小金錶。下身絳紅寧綢灑銀小百壽散管褲，也是三色月華邊，褲管口二寸多寬的珠網絡。外罩一

條全金時花西湖十景馬面百褶大紅裙。足穿一雙繡鳳網絡小弓鞋，鞋尖一粒三分重的圓光珠打扮方完。佩纕打發人來請說拜壽的都

齊了，王母娘娘還不臨瑤池，請姑娘去罷。韻蘭笑著點首，便出幽貞館，已有四個豔妝三等丫頭，抬著一乘五彩露頂便輿伺候。韻

蘭命小蘭執著月紅先行，自己坐了便輿轎，四個丫頭抬著。侍紅、霽月、伴馨、錦兒也豔妝了，擁著韻蘭到花神祠來。伯琴等大家

拍手，秋鶴喜得無可無不可。韻蘭至了正殿外，下輿看了一看，心中自是得意。戲台便一聲鑼鼓，放百子奏樂看戲。韻蘭拈香先拜

了壽星，點了兩枝臂粗的大蠟燭，旁邊又有四對。佩纕來請韻蘭升坐菊花台，伯琴道：「我們就在殿上拜壽了。」於是一眾男客，

大家行禮，嚇得韻蘭連忙跪下叩頭。男客禮畢，湘君等一班，教習一班，也都豔妝著來拜壽。韻蘭也還了禮，獨不見了秋鶴，家人

去尋了來。原來也是這日生日，在那裡換衣服呢，不好說出來。佩纕等他們行禮畢，一定要請韻蘭升坐花台，然後我們行禮。舜華

也來請，韻蘭卻不過，只得出來冉冉升座。珊寶、秀蘭、燕卿、凌霄走到旁邊笑看，遇著韻蘭坐了。伯琴笑道：「秋鶴還沒拜壽，

等他先拜了。」此時眾人欲捉弄秋鶴，預先約定，秋鶴因笑嘻嘻的走到台前，洋絨毯上跪下叩頭。韻蘭忙要立起想走下去還禮，卻

被凌霄、燕卿過來一把按住笑道：「你與他要好，如此照應，也算有恩了，就受了他一個禮罷。」韻蘭嘴裡說不好，卻也立不起

身，連兩隻手也都被他按住了。家人大家笑起來。秋鶴整整磕了四個頭，韻蘭坐受四個頭。秋鶴起來不好意思，一溜煙走開。伯琴

遠遠羞他的臉，此時方是一班女學生分為四排，每排九人大家叩頭。韻蘭央告凌霄說他們，我要還半禮的，你們不好再強按著。於

是立起身來，身向著外也還了禮。學生退後，佩纕等一班來拜壽。燕卿笑道：「他們拜你不許還禮了，你不依我，把你縛在坐上。

」韻蘭笑道：「你們真是一班混混，你也不要來胡吣，我遵命受他們的禮，何如？」凌霄遂不動手，韻蘭真個坐著不動。任佩纕等

數十餘人去叩頭，接著秦成獨自一人來叩了四頭個退去，然後小丫頭老媽子一班拜壽，又是龍吉、丁兒及園丁、更夫一班叩頭。韻

蘭見後來兩班，不能白受他禮的，因命佩纕開了花名，放了賞。女學生也有賞賜。拜壽方畢，外邊的客人方次第前來道喜，如洪太

太。謝太太、趙太太、孫太太，連許夫人也來了。韻蘭深抱不安，再再三三的謝了。排起席來，伯琴等乘間去了，說定明日再來奉

擾。這裡各位太太點了幾齣吉利戲文，演起來。到三點鐘方才席散，有回去的，有留著看戲的，晚上各處都點子燈，真是曲濫絲

哀，五光十色，說不盡的富貴氣象。秦成看這位小主人爭到這般境地，果然比先主人在日好了，心裡一想，便也十分得意，歡喜鼓

舞起來，心中感動，反墜了幾點老淚，立在壽筵前揩擦，偏被韻蘭望見。想他必定是想著舊時主人，所以下淚。韻蘭這麼一想也就

傷感要墜淚，因客人在座，又是慶事，遂連忙忍住。是晚直鬧到二更，客人方散，戲也停了。韻蘭命秋鶴、佩纕收拾料理，自己先

回屋裡來，躺在榻上，命侍紅輕輕捶腿。說起秋鶴拜壽一事，韻蘭也笑了。一宿不表。　　次日，是請介侯、伯琴等男客及燕卿、

湘君等一班女客，在正殿上合宴，另備十二席，七席送到東院，請教習先生同學生，五席送到西院，請佩纕等一班，及二三等丫

頭。殿上因議定要行令，所以湘君請佩纕監令，命舜華、霽月去西院陪客。這裡男客黽士、仲蔚有事不能來，來的是紫貽、介侯、

友梅、伯琴、蘭生五人，秋鶴陪著坐。在東席，女客燕卿、文玉、蓮因、玉成、凌霄、小蘭坐一席，佩纕陪著，萱宜、湘君、秀

蘭、珊寶、月紅坐一席，韻蘭陪著。計十三人，連男席共十九人。都是相熟，如一家。蘭生看看人數少了，佩纕道：「上年祭花神

慶賀，也是這時候，當時人數也齊，正是極盛，何等熱鬧，現在不過隔得一年。碧霄姑娘一去之後，園裡使蕭索起來。」眾人聽

了，無不歎息。珊寶道：「當時真個盛極了，柔仙弄箜篌，幼青彈琴，雙瓊姑娘機器戲也好看。珩堅奶奶、素秋奶奶的畫，喜珍奶

奶、素雯的笑話，玉田的飛刀，馬姑娘的風琴，月仙的琵琶，各位太太又趁著興也算快樂極了。現在風流雲散，喜奶奶、素奶奶、

雙姑娘死了，柔丫頭、幼丫頭這般死法，碧丫頭又仙去了，前又聽得素雯慘死。」伯琴還不知道，急問素雯如何也死了。韻蘭道：

「聞被這個爛良心的男人，肋上轟了一洋槍，在大水缸裡淹坐一晝夜，活活浸死的。現在月仙又這樣的死，珩奶奶又遠去了。」座

上的人聽了想一想，無不下淚。蘭生想著雙瓊，伯琴想著素雯，幼青、珊寶等想著碧霄，凌霄想著柔仙、月紅。因燕卿要寫什麼，

正替磨墨，聽了這些話，想著月仙、小香。秋鶴想著蓮民，介侯想著小香，各人各有心事，都郗覷相對。還是湘君、蓮因把各人勸

著，燕卿道：「我今日要想行個詩鐘令，你們大家作楚囚對泣。韻丫頭的大慶，你們到底也要有些忌諱，你們若再要哭，我要罵山

門了。」忽見月紅把黑墨揩了面變成花臉，燕卿遂把手巾替他擦，說：「你扮焦贊盜骨哭幾聲，倒不須開臉了。」眾人看了，不覺

破涕為笑。月紅還在那裡拭淚，佩纕遂去拉過來，攬在懷內與他說道：「好孩子，你莫哭，姐姐也到了天上成仙人了，你將來也要

去見他呢。」月紅方漸漸的平了氣，席上遂大家喝了幾杯酒。佩纕聽得燕卿說要做詩鐘，便說我們上了大菜，再做。一面命丫頭去

取文房四寶來，一面斟了一大杯酒道：「除不能做的不算外，其餘每人要做，不成者兩大杯，不好者一大杯，佳者共賀一小杯。」

燕卿笑道：「甚好。」少頃菜已上齊，蘭生便請出題。韻蘭道：「我們先點了香，橫在桌上，把銅鉦繫了線，垂著，香上用墨點畫

寸為度，線繫在寸上，下面地上放一個銅盆承著，焚到墨點，線斷鉦墮，墜在銅盆上，自有聲音，有了聲，便不能交卷，就要罰兩

大杯了。」紫貽道：「如此極好！」於是一面收拾起來，點了香。佩纕取了一本書，命人隨意說第幾行第幾字，說我們先詠字而後

嵌字。於是翻了回字簾字，佩纕道：「一句要切回，一句要切簾，不露字面。」眾人遂搜索起來，韻蘭道：「去請舜華來做謄錄，

我們做好了，密交二人，教他寫在紙上，公同評閱。」珊寶道：「公同評閱，恐多爭執，我們仍派秋鶴做考官，教他評了甲乙，再

寫罷。」燕卿道：「不好，你和韻蘭頭的字，秋鶴認得出的，須叫謄錄謄在卷上，再閱。他就在卷上寫定甲乙，每次只須五名，或

十名，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寫定，以外通算不取，不取的飲一大杯，第一名共賀一杯。不交卷罰飲兩大杯，你們以為如何？」

蘭生道：「極好。」佩纕道：「香到了快做罷。」韻蘭遂去請了舜華、紉華來，另到旁邊東首廂房裡去，差別的小丫頭往來傳卷。



秋鶴則命到西首廂房，叫月紅、小蘭去陪著，另送了菜去吃酒，等著看卷。東廂房已另送了酒菜，凌霄、玉成不能做，情願去陪舜

華、紉芳。這裡佩纕先交了卷，其次友梅、紫貽、伯琴也交卷了，看香只勝一分，大家便急急寫了出來，交出。忽聽當的一聲，香

已到了，只有蘭生沒交卷，罰了兩杯。佩纕瞅了一眼道：「我和你說快些。」蘭生笑道：「我已吃了，下回再做。一回謄好交秋鶴

評定了送來。」眾人看時，只見上寫各人做的，上面寫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個字，秋鶴道：「你們誰做的我不知道，各人自己去

認，誰做的在下邊注一個字罷。」於是十個人紛紛注了，寫的是：

　　中文古作盤旋勢，庚　丁字新開蕩漾波。　介侯

　　一桁暮雨滕王閣，九轉詩腸屈子潭。

　　蘇蘭詩豔雲添錦，丁　湘竹紋疏日射珠。　文玉

　　翡翠鉤懸迎燕睇，辛　璇璣錦織固鴛盟。

　　深閨倒織想思句，靜室垂留耐久香。　珊寶

　　舊院棗花新月影，丙　曲欄梅字古雷文。　蘭秀

　　湘妃淚染珍珠幔，己　蘇女文成織錦圖。　紫貽

　　依稀鴻影芳心隔，甲　曲折雕欄細步通。　湘君

　　鸚鵡籠開光映碧，璇璣錦織句題紅。

　　雕欄曲折題心字，乙　珠箔玲瓏漾眼波。　韻蘭

　　斑竹紋成懸一珩，戊　君蘭織句絡千絲。　友梅

　　步遍空廊剛九折，隔將綺戶恍重山。

　　江流曲似輪腸轉，日皎鉤懸素魄迎。

　　湘君考了第一，大家恭賀一杯，其餘不取的各飲一大杯。佩纕因不取，心中怏怏，說再不取，我不做了，拚得每回兩大杯的。

於是又翻了一字年字，重點子香做起來。不一回大家交卷，取出來，合填名字，這回取了十卷，彼此傳觀題目，是一年兩字眾人句

云：

　　獨抱文章天下式，乙　漫搜甲於紀元編。

　　花簪唐殿笛初唱，莢紀堯階歲已周。　韻蘭

　　奇探玉府思夔足，庚　笑向花叢紀鳳齡。　伯琴

　　問馬流光漸長齒，甲　占鼇名第溯從頭。　佩纕

　　倦我日長遲漏滴，丙　驚人語好待珠穿。　秀蘭

　　鳥馭行遲剛轉歲，己　犧爻畫始紀開天。

　　吹律應時餘合閏，舉杯邀月影成三。

　　登壇西漢知名士，丁　假我東山學易心。　湘君

　　義畫開天文教辟，戊　堯階定閏歲功成。　燕卿

　　我輩抱才天下式，癸　個臣無技子孫基。　珊寶

　　芳齡荳蔻從頭數，壬　新月簾攏比甲痕。　萱宜

　　相思望月同今夜，辛　離別花開又復時。

　　春宵刻比千金價，秋士華悲七月時。

　　道士未判陰陽始，豐卜應同古昔時。　蓮因

　　佩纕考了第一，心中自喜。秋鶴道：「珊寶雖取，卻無年字，惟刻畫一字尚好。」蘭生又是落第，同文玉、介侯、友梅、紫

貽，各飲一大杯。再翻題目，是鴛字夜字。佩纕說要嵌字了，因隨意取了一撮瓜子說數清楚除七算零幾粒，即嵌在第幾字，一數卻

是零一六粒，佩纕道：「鶴膝格，嵌在第六個字裡，只要嵌，不詠物了。」遂把香重點起來，大家怕罰，離了坐，苦心孤詣的走來

走去。韻蘭走到祭台後，看自己的像，珊寶倚在欄杆上呆呆的，佩纕出去坐在菊花台，韻蘭坐的寶座裡，想一回想了二句，又不

好，把腹稿細細改了，便去交卷。介侯、伯琴去看璧上掛的十六條泥金大壽屏，絕好的柳字，燕卿走到東南牆角去，呆呆立著，秀

蘭就伏在桌子上想。萱宜走到廊下踱來踱去。佩纕喚道：「萱姑娘不要到那裡。」文玉接口道：「可是到秋鶴那裡去通關節麼？」

友梅就坐在本位，仰著臉閉著目的思索。蓮因脫了帽，光著頭，立在友梅背後，一回把吃下的瓜子殼兒放在友梅臉上。友梅倒嚇了

一跳，眾人看見都笑起來。只有蘭生禿著頭，急得頭上汗膩膩的，佩纕笑道：「不好了！香完了，快交卷罷。」蘭生更急一回，走

到佩纕捏像前看了又看，把手去摸摸腳。佩纕走過來笑道：「你做什麼，還想開心摸這個，香不到半寸了。」蘭生皺眉道：「多喝

了三杯酒心思散了，實在沒得好句子，好姊姊你教給我。」佩纕搖頭笑道：「低些說，他們聽得呢！」說著，便走了開來，去寫了

二句，拈個紙團兒，又潛地走過去，離開五六尺，只一擲，蘭生便拾起來，去照寫了。佩纕擲紙拈兒將手一揚之時，偏被韻蘭見

了，暗暗點頭，卻不說破。伯琴也看見佩纕揚手，忙走過來尋，卻已被蘭生拾去。伯琴卻不知道，找了一回，不得又不見。蘭生在

那裡，心中也疑惑，因向佩纕笑嘻嘻看著，說道：「你剛才一擲做什麼？傳遞搶替都要重罰呢！」佩纕的臉紅了一紅說道：「你又

看見什麼了？我們姑娘的像，在那裡是要替姑娘的神像代倩。」韻蘭冷笑道：「姑娘不要你代做的，你愛誰就和誰做罷。」一句話

說中了佩纕的心，愈加不好意思。眾人又哄堂笑了一笑。佩纕只得避開，要想到廊下去看舜華、紉芳，又恐眾人說通關節，於是到

西院見鶼兒同凌霄的侍兒青雁正在五的對的豁拳，見佩纕來了，都立起來，說：「好極了，佩纕妹子快來打個通關，我們酒吃得多

了。」佩纕見玉憐、補衲、鶼兒、秋香、金姐、小碧臉上，都紅紅的，因坐下問道：「你們怎樣豁呢？」玉憐道：「今日都是青雁

贏的，你酒量好，打他十杯。」佩纕笑道：「也好，我們用大杯豁。」鶼兒已豁定了，吃了四杯，青雁吃一杯。聽佩纕說要和他豁

十大杯，便笑道：「你是有人受吐的，我吃醉了，自己吃虧。」佩纕把他啐了一口，便豁起來，卻輸了七杯。佩纕不信，再要豁十

拳，又輸了八杯，只得吃了。方欲再豁，聽得伯琴一疊連聲走來喚，佩纕方走出來，覺得有些酒意。伯琴便執著佩纕手，走到殿上

來，一面說道：「卷子都評定了，蘭生考了第一，問甲字句，沒人答應，問了三遍，蘭生方答應了去。我們叫他背，他又背不連

貫。明明是你的代倩，要罰你呢。現在第八辛字，沒人認，怕是你的。賀第一的酒，因也沒吃。」說著，已到殿上，燕卿已斟了三

大杯，笑說：「罰槍手的，你的賀酒，就免了罷，橫豎自己賀自己。」佩纕也不理論，勉強喝了，先去看評定的，只見秋鶴、凌

霄、小蘭、月紅都來了，舜華等也在那裡。知道燕卿的意思，就此收令了。佩纕看寫的是：

　　丙深巷寒聲驚夜析，丙　高樓冷思澀鴛針。

　　三更霜冷侵鴛瓦，一片風淒惱夜鐘。湘君

　　丙湛露沫恩歌夜飲，戊　下風祝壽頌鴛鴦。文玉

　　辛百年伉儷新鴛偶，辛　一曲淒涼子夜歌。

　　丁涼斯秋水文鴛夢，丁　靜聽寒閨子夜歌。

　　簡策聚螢勤夜讀，

　　畢羅大雅詠鴛飛。秀蘭

　　庚　芳名豔說雙鴛記，庚　旅思寒驚半夜鐘。燕卿

　　甲霜寒桂窟凝鴛瓦，甲　月落楓橋驚夜鐘。蘭生



　　乙秋思誰家星夜月，乙　春情得意紙鴛風。韻蘭

　　己瑤圃月明香夜合，己　綺窗人靜繡鴛鴦。

　　海市大觀升夜□，天廷首簡度鴛針。　珊寶
　　癸同心願築雙鴛塚，癸　驚夢如聞五夜鐘。介侯

　　壬池塘殘月文鴛夢，壬　燈火元宵不夜城。友梅

　　深巷鬥刁驚夜客，畫樓煙雨靄鴛湖。

　　佩纕迷迷糊糊，遂於百年伉儷一聯底下，去注了佩纕兩字。伯琴笑著，還要把佩纕打趣，又找他豁拳，畢竟紫貽好，說收令

罷。一面便催吃夜飯漱口畢。紫貽、伯琴、介侯、燕卿先去，友梅要和蘭生同走，蘭生道：「我還有話和佩姊說，你先去罷。」友

梅知道他兩人交情，只得先走了。此時東西院也都散席，韻蘭、湘君、月紅到東院去看美姑娘等講話。蓮因、萱宜、凌霄到西院

去，秀蘭、文玉、舜華、紉芳在裡面桌子上，點了一盞大保險燈看詩鐘，說這聯好比第一強，這聯這個字不妥。蘭生在台階上向佩

纕招手，佩纕走出去，執著蘭生的手，呆呆的微笑，又想什麼的，卻說不出來。蘭生道：「什麼話，快說罷，這裡沒人聽得的。」

佩纕一手把金簪剔著齒，停了一回，低低的笑道：「我等了你一年，聞得你雙瓊姑娘不在，我倒著急，現在你心上究竟想什麼？」

蘭生道：「我有許多話要和你商量呢。」佩纕笑道：「我同你到我屋子裡去，趁現在他們都在這裡。」蘭生點頭，遂一同去了。這

裡老媽子等抹桌掃地，秋鶴監督著吹息燈火。珊寶先同秋鶴講了一回話，因多喝了兩杯酒，覺得身子有些告乏，便喚了玉憐，一同

回去。走過韻蘭的房子，見幽貞館後面佩纕房裡燈火甚亮，玉憐道：「奇了，韻姑娘還在祠裡，難道佩丫頭先回來了？珊寶笑道：

「恐怕未必。」玉憐低低說道：「姑娘你聽裡頭還有聲音呢，我去看看。」珊寶道：「去看什麼走罷。」玉憐不聽，遂走過去，隔

著竹籬賬，竹籬裡面，多是蔦蘿遮著，卻看不清楚，因立著靜靜的聽，好似兩個人在房裡說話，喁喁切切的甚低，辨了一回，只有

一句大約說的是：「從今日起，我的身體交給你了。」其餘都聽不清，這句話也是玉憐意會的，便捂著嘴兒要笑出來。珊寶性情仁

厚，恐怕有什麼故事兒，便催玉憐回去。玉憐笑著一同走了。珊寶埋怨道：「有什麼笑呢？就是佩纕回到屋裡，也不過和姊妹們說

說話兒，你又當新聞了。明兒不許和人多說，拌了口舌出來，你仔細。」玉憐答應，遂一同回延秋榭來，不題。

　　次日小蘭的夫家打發人來，接了小蘭回去。韻蘭也坐了轎子到各處謝壽。忙了三天，已是下元令節。湘君將要動身，忙著部

署，屋中物件，卻並不帶去，都交給韻蘭收著，惟帶著兩個箱，一個籃。所有老媽子丫頭遣回的遣回，自去的自去，補衲則贈給珊

寶。湘君只帶了舜華同走，蓮因公餘之暇，便替湘君部署一切。無人之時，便談論修道的話。湘君叫他不必故意矜奇，外面照舊，

不必檢束。珊寶、韻蘭也常來相見。韻蘭問幾時回來，湘君搖頭道：「不可預定。」又向珊寶笑道：「你的大喜，我不能賀了。我

現在看起來，園裡頭的姊妹韻丫頭是不必說了，豈知你倒是個大福人，但後來也須仔細。」珊寶紅著臉微笑不答。到了十四，伯琴

等來送湘君，熱鬧了數天，十九日天赦吉期，湘君動身。合園姊妹，及燕卿均送到船上。湘君換了一身女道士妝束水田衣，頹雲

髻，手執拂塵。韻蘭離情無限，珠淚瑩瑩。湘君道：「你莫哭，我們好姊妹還有相見之期。現在臨別，我有一個偈語，你可記著，

將來好再和你相會，須知人生百歲，皆屬虛浮，一剎那間都成陳跡，即如我們，此番離別，到了明日，又是陳跡了。愛惜光陰，宜

及時修省為死後地步，所有一切因果，前晚我已約略告訴你了。但是我們姊妹相聚一場，大家要好，我和你雖後會有期，然臨別之

時，不可無所持贈。我有一偈，你可記著。」因說道：

　　富貴莫溺，堅持國香。一夕跨鶴，火宅清涼。

　　韻蘭道：「第三句怎麼解？」湘君道：「到時自有應驗。」珊寶因也問終身，湘君笑道：「你現在已是三品夫人，何須問得，

但官兒雖好，不宜戀戀高升，切須記好。」秀蘭道：「官宜高升。」湘君道：「高升有高升的不好。」燕卿道：「我呢？」湘君

道：「姊姊是百折不回的人，閱歷已多，自有懸崖勒馬的主意。將來老成碩果，魯國靈光，倒是勁氣耐寒後■的松柏呢。」范文
玉、陳秀蘭、向凌霄、白萱宜、史月紅也要問什麼，湘君道：「月紅自有好處，你們四個人，我也有四句詩，但也是我胡謅，並無

什麼意思，我也解不出來，你們各人自己去解。」因念道：

　　伯樂相逢便寄身，綠珠高占萬山春。麒麟入夢花開罷，羨煞文君第一人。

　　又道：「這是我的胡言，諸姊妹的歸結，倒是佩纕姑娘，目前要保重些。」佩纕急問道：「好姑娘，我有什麼奇禍？替我說

了，我也防著。」湘君道：「我哄你，你莫急。」佩纕道：「姑娘這話，必有意思，請說明了罷。」湘君笑道：「你不求上達，早

早收場便好了。叫我說什麼呢？」佩纕一定要請教，湘君道：「你只有十二個字，兩句詩還好，這首詩，共有四句，是現成的，他

收的兩句最好，頗切你，我已把珠筆圈好了，改了兩字，你去問你自己姑娘。」韻蘭道：「你沒有和我說過，我那裡知道呢？」韻

蘭心裡雖如此說，卻想著了，原來本年春間，湘君有一部自己批點的《紅樓夢》，送給韻蘭，賈寶玉神遊太虛一回中，有指襲人的

兩句，堪羨，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湘君把優伶兩字，改了鄉人兩字，兩句把珠筆來密密圈了。韻蘭看了不解，因問湘君說：

「你也是個胡鬧，鄉人兩字改得很不通。」湘君笑道：「雖然不切襲人，卻是切你佩纕。」韻蘭當他故意尋開心，遂一笑置之。至

此方想起來，又不便說出，湘君道：「佛家不打誑語，你不記得麼？」佩纕因問韻蘭什麼兩句，韻蘭哄佩纕道：「很吉利，回去我

和你說。」佩纕遂不再問。後來回去，韻蘭造了兩句告訴他。佩纕半信半疑，也探問不出，只得罷了。且說眾人送行已畢，將要開

船，韻蘭等快快登岸。湘君送出艙中，立在■首，看見秋鶴替眾人執了竹篙，以當扶手，心中也是難過。湘君笑道：「你莫愁，我
和你不久先要看見，你記著叮囑秦成西北方去不得，古廟裡住不得，見機便回。」秋鶴不知道他說的什麼，方欲問個明白，舟人已

把竹篙挑板抽去，鳴金開船。看官問我說湘君此次到峨嵋，應坐長江輪船，何以鳴金開船呢？原來湘君與碧霄有約在天台，相約乞

贈丹藥，所以湘君只說要先到杭州燒香，再赴峨嵋，其實並不得四川去。湘君因怕眾人盼望，所以說得遠些，倘多耽擱了日子，大

家想湘君的念頭可以淡了。此番湘君此去，道滿成仙，依然復位。舜華在太華山望月跌下，脫了凡胎，也成正果。後來湘君來度韻

蘭，在綺香園作散花大會，這且不題。

　　眾人送行回來均有不豫之色。韻蘭、珊寶、秀蘭他三人和湘君是結義姊妹，最為知己，這回子感念園中姊妹星散，風景淒涼，

四人相聚而泣。佩纕已陪著下淚，後來美姑娘來了，大家方才止哭。湘君動身，玉成因病未送，到廿三日玉成病癒，廿五這天，韻

蘭請玉成搬到漱藥■去，要想賀賀，替他起病。豈知蘇州信來，十一月初一日要來迎娶珊寶，因把起病之事權且擱起。原來珊寶的
丈夫是劉四公子，號玉山，兩榜進士，保升道員，年僅二十七歲，新近斷弦，向係珊寶熟客。此次續弦，便娶珊寶是大家心中合意

的。珊寶本是有錢，不須身價，反帶去萬餘金。二公子與秋鶴向來相識，此次恐場面不甚好看，故命珊寶拜許夫人為母，與蘭生結

拜兄妹。出嫁這日，便借蘭生家裡場面闊大，韻蘭、佩纕、秀蘭、文玉大家又忙起來，得暇與珊寶娓娓絮別，黯然銷魂。秋鶴與珊

寶曾有交情，更為難捨，吉期隔夜，大家送珊寶到顧府。許夫人收拾珩堅的房間給珊寶住。韻蘭、秀蘭住在顧母老房裡，凌霄、萱

宜、文玉、玉成回去，佩纕、李明珠陪著珊寶。原來李明珠就是雙瓊的丫頭，雙瓊死後，明珠到顧府來哭訴雙瓊的苦處，說都是為

了蘭哥兒要娶白秀芬，她便立志死了。因把以前雙瓊與蘭生如何留表記，如何訂嫁娶，各節涕泣告訴了一遍。許夫人如夢方醒，埋

怨蘭生怪他不早說，又念雙瓊慘死，明珠此來，必有深意。豈知蘭生因雙瓊死了萬種傷心，便發了癡病，言語無倫，一心要到美國

去。許夫人急透了，連忙寄信士貞，把這事詳述一遍。士貞更急復信回來，說明珠是雙姑娘親信侍兒，你們且去哄這孽障，說等你

好了，便收明珠為妾。做了親，即便成房。又令明珠陪著伏侍，譬解他聽，家中得了此信，如法泡制，蘭生方漸漸病好。也不及成

房，便做了紅娘伴宿，豈知霞裳吃起醋來，想我和蘭生形影不離，尚不敢苟且。現在倒後來居上起來，於是與明珠尋釁。明珠雖不

怕霞裳，但因李代桃僵播揚起來，大家笑話，於是密稟許夫人。許夫人無可如何，只得兩全其美。許了霞裳，說須等蘭生做了親再

收，霞裳遂也罷了。是明珠到顧府的來歷，此時佩纕和明珠陪著珊寶，夜間談起這件事來。佩纕在韻蘭生辰這日在自己房裡與蘭生

密談，蘭生雖有無限心事，只恐佩纕多心不敢說，只是呆呆的想，心猿意馬，手足驚顫，佩纕疑他年紀尚輕，含羞畏縮。因著實的



溫存，說你做子親，只要求一求太太，和我姑娘說一聲兒，我又是不要身價的，便成功了，蘭生只得答應。佩纕看神色有異，說：

「你莫非嫌我不貞麼？」蘭生聽了這話，知佩纕誤會意思，起子疑，因道：「姊姊如此待我，人非草木，安敢貳心？我若疑心姊

姊，天誅地滅。」說著便哭了，佩纕便掩他的嘴笑道：「莫嚷，人家聽得了笑話，我是玩的呢。」豈知蘭生別有對不起的意思，說

不出口來，佩纕那裡知道呢，此次李明珠把霞裳吃醋這件事談起來，珊寶也聽住了，探他口氣。恰值許夫人來了，遂把雙瓊、明

珠、霞裳的事，渾講一遍。珊寶便替佩纕憂心。佩纕聽得明明白白，左右一想，覺得蘭生負心，深悔廿八這夜，孟浪時，便覺得百

體四肢，酸痿起來，直到心頭，鑽入腦門，從鼻子眼角裡出來，哇的一聲，衝出一口熱血，接著又是幾口，兩眼一瞪，倒在牀上便

死。許夫人、珊寶、玉憐、明珠都嚇慌了，連忙掐人中，噴涼水，喚的喚，救的救。韻蘭、秀蘭、玉成、文玉、凌霄得了信，都趕

過來，也嚇得心中亂跳，嚷了一回，把佩纕救轉來。紉芳和佩纕極好，忙去絞了涼水手巾，趕著替他擦臉，口喚妹妹。佩纕還氣，

一聲哭出來又吐一口血，大家說好了，心中放定。老媽子和他收拾血，掃地，紉芳幫他換衣服。珊寶便問怎麼？佩纕哀哭一回，涕

不能答。珊寶只管問，佩纕哭聲住了，仍舊淌淚，說不出的苦。只搖搖頭，面色閃得雪白。韻蘭來了，摸不出頭惱，心裡又憂又

急，看見一屋子的人救他，自己插不下手，反閃在旁邊，叫人快喚。既而聽得珊寶說好了，佩纕又有了哭聲，韻蘭便念上天保佑，

挨進來看了一看，冷笑道：「癡丫頭，真把人家嚇死。」見紉芳、補衲、伴馨、風環、月佩大家忙著伏侍，韻蘭看玉憐立在那裡不

動，便退了出來，扯著玉憐問他。玉憐把方才的情形，密密告訴了，又道：「姑娘大誕的晚上，我和我們姑娘走過姑娘的房外，看

他的房裡有火，聽得二人說話。好似蘭生也在那裡，但也不清楚，不知道是不是，只聽得佩姑娘說要把身體交托。」韻蘭默然停一

回，歎道：「男女之好本來大家有的，他兩個人，我也早知道了。但是蘭生太懦，佩纕太癡，我上年祭花神的前兩日，也到這裡來

請顧太太，見旁邊沒人，我隱隱把這事向太太提起。太太便跟緊了問我，只好直說了，但不敢說先前受吐的一節。豈知太太聽了，

面有怒容，說：『這個孽障！還了得，倘然老子知道了，必定活活打死！』」玉憐新與佩纕不合，因道：「姑娘既然說起，我也膽

大說了，我先前聽得珩姑娘說過，太太聞得佩姑娘來歷，不甚喜歡。」韻蘭點頭說：「我的話你也莫告訴人。」說著，只聽裡頭喚

韻蘭姑娘，韻蘭便走進去，當佩纕死去時節，眾人都來看，獨不見了蘭生，霞裳便各處去找，那裡有什麼影蹤？便回來。許夫人也

找不到。大家說恐怕到場上去，秋鶴一個人在園裡，恐怕到那裡去，就是到介侯、伯琴、仲蔚、友梅處也未可知。霞裳道：「伯

琴、黽士、仲蔚今天住在這裡，現在還在書房裡。」許夫人道：「如此說來，不在秋鶴處，即在友梅、介侯處。」就差他三位去尋

一尋，霞裳道：「他往日出去，必找松風或是梅雪，現在獨自一人出去，也不告訴一聲，真也糊塗。」許夫人道：「孽障真要我命

了。」遂叫松風、梅雪、柳煙去請莊老爺、洪老爺煩他們替我去尋，你們就跟了他去。松風等去了。韻蘭、佩馨又要送佩纕回去，

這晚的忙到比正日子更忙。許夫人等到四更天，方見柳煙一個人回來，因急問怎樣？柳煙道：「許多地方都找到，都說沒有來過。

韓老爺、秦成也替我們在外邊找，故我先回來告訴太太莫急。明天總要尋回來，今晚大家都睡了，不好開門打戶的。」許夫人心中

雖急，也是沒法。次早韻蘭等仍舊到園裡來，惟月紅因陪佩纕不來。許夫人已命柳煙、顧壽、顧福、徐起到上海尋去。秋鶴、介

侯、友梅等也來送珊寶，安慰了許夫人一回，只見男家娶親的來了，是把船停在吳淞江裡，執事人排了儀仗來娶的。許多銜牌，寫

著賞換花翎、三晶頂戴遇缺題奏道、戊子科舉人、乙丑科同進士出身，即補府正堂儀仗十分齊整。三聲炮響，鼓樂喧天，彩輿停在

大廳上。新姑爺先進來行禮，伯琴替了蘭生循著俗禮，把珊寶濃妝大服，打扮得天仙一般，攙了出來。新婿禮畢，方才動身。許夫

人又急，蘭生又要行禮，奔來奔去，心也急碎了。內裡幸虧各位姑娘，外面幸虧秋鶴等相幫著，還是井井有條。珊寶自然先行辭

祖，然後上轎，只聽轟轟的三聲大炮，金鑼十數下，嗩吶喇叭裡頭，許多執事，或提燈，或掌傘，或執扇，或捧鳳冠霞■，把彩輿
擁了出去。許夫人因不見蘭生，借著送珊寶，哀哭一場。外邊掩了門，韻蘭等把許夫人勸住了，大家進來道喜，許夫人那裡再有心

腸快樂。飯也不要吃了，盼著松風等還不回來，真個急得要死。到裡頭外邊散席，豈知禍不單行，又接到胡順堂從橫濱寄來電報，

說士貞於十月廿八半夜去世。許夫人聞訃大嚎一聲，登時倒地，奄奄死了。韻蘭等趕緊呼救，良久方舒，遂扶到房中，百端安慰，

松風回來，說：「蘭哥尋不著。秋鶴跌足，還是仲蔚有計，說兩重著急，恐有意外之變，須哄他一哄，過了目前，再想別法。」黽

士道：「計將安出？」仲蔚附耳說道：「如此如此。」黽士大喜告訴了眾人。又暗暗通知秀蘭、韻蘭、文玉。蓮因隔夜未來，今日

也約了燕卿同來，聽了這計甚好。介侯因叫松風進來，和他說明了。又叫他停一回尋蘭生的人回來，你也去暗暗知照便是，合府的

人都要瞞著。松風答應著，便去用計。許夫人在牀上，已剩得一絲氣兒。文玉、燕卿、韻蘭、秀蘭、蓮因、玉成、明珠、霞裳、月

佩、侍紅、金兒、百吉，上下大小丫頭圍著，松風急奔進去，直到許夫人牀前，假做喘著，說：「蘭哥尋著！蘭哥尋著！」許夫人

心裡一清，消停片刻，松風又說蘭哥尋著了。許夫人命人扶著，慢慢坐起半身，問在何處？松風道：「他因珊姑娘出嫁，要送到蘇

州，恐怕太太不肯放，所以瞞著人藏在妝奩船中。昨日已經開到蘇州去了。現在莊二少老爺知道了，要叫他回來成服，打諒明日趕

迫到蘇州去。」明珠、霞裳等皆不知是計，心中一快，許夫人亦覺少安。罵了一聲孽障，命霞裳收拾鋪蓋行李棉被衣服交給莊二少

爺帶去。許夫人因蘭生有了信息，心裡稍寬，專辦喪事。此時徐起已升了總管，便叫他上來，安排成服。韻蘭記著佩纕先行回來，

秀蘭等到夜深方散。秋鶴感念子虛恩義，向韻蘭告了五天假，願在顧府幫忙，等候靈柩回來。此時伯琴已電致順唐，旋得復電，說

外國例當日殯殮，初一二料理店務，初三動身，初五可到，蘭生不必前來。時伯琴一班人，都在顧府裡辦迎殯，大家懷著鬼胎，蘭

生一事，將來不知如何結局。到了次日，仲蔚只得把許夫人托帶蘭生的行李，命松風押運上海，暫放店內，自己去別許夫人。許夫

人、明珠、霞裳諄諄相托，說：「叫他早早回來，老爺的凶信等他回來了說不要提起，恐在客邊急壞了身體。」仲蔚諾諾領命而

出。不覺失笑出來，便與介侯商議，一面登報一面再去認真尋覓。許夫人向伯琴催問，伯琴托辭支吾。初二這日，介侯、仲蔚等又

尋了半天，友梅、介侯別去，連佩壤都無暇去看他，回到靜安寺尚坐未定，龍吉氣急敗壞的進來，說：「不好了，韓老爺，姑娘死

了。」秋鶴大驚，問姑娘何以了？不知龍吉說些什麼，再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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